
B11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在
筆
者
的
心
目
中
，
香
港
真
是
一
處
讀
書
做
學
問
的
好
地
方
。
何
以
為

證
？
君
不
見
一
百
七
十
餘
年
前
，
英
國
人
理
雅
各
駕
一
葉
扁
舟
穿
過
馬
六
甲

海
峽
來
到
香
港
，
在
這
裡
一
呆
就
是
四
十
多
年
。
期
間
，
他
以
二
十
五
載
之

力
，
譯
出
了
包
括
《
四
書
》
、
《
五
經
》
在
內
的
中
國
主
要
典
籍
，
凡
二
十

八
卷
。
由
是
與
法
國
人
顧
賽
芬
、
德
國
人
衛
理
賢
並
稱
漢
籍
歐
譯
三
大
師
。

此
後
，
江
蘇
無
錫
人
錢
穆
，
於
上
個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末
來
到
香
港
，
在

這
裡
創
辦
了
新
亞
書
院
。
他
於
繁
忙
的
教
學
管
理
之
隙
，
撰
出
了
《
四
書
釋

義
》
、
《
論
語
新
解
》
、
《
莊
子
纂
箋
》
、
《
秦
漢
史
》
、
《
宋
明
理
學
概

述
》
等
著
作
。
相
傳
他
的
書
房
中
懸
有
清
季
翰
林
顧
光
旭
的
一
副
楹
聯
：
﹁

萬
事
莫
如
為
善
樂
，
百
花
爭
比
讀
書
香
。
﹂

幾
乎
與
錢
公
同
時
抵
達
香
港
的
還
有
一
位
廣
東
潮
州
人
。
此
人
名
曰
饒

宗
頤
，
他
先
後
任
教
於
香
港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舌
耕
之
餘
，
尤
勤
於

筆
、
目
二
耕
。
寫
書
百
餘
種
，
撰
文
千
餘
篇
，
涵
蓋
敦
煌
學
、
甲
骨
學
、
詞

學
、
史
學
、
目
錄
學
、
楚
辭
學
、
考
古
學
、
金
石
學
、
教
育
學
以
及
書
畫
等

領
域
。
人
稱
其
為
﹁當
代
文
化
明
星
﹂
。
老
人
家
何
以
能

夠
做
出
如
此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的
學
問
？
有
人
說
：
﹁香
港

乃
饒
公
之
福
地
也
！
﹂

譯
壇
巾
幗
金
聖
華
，
乃
民
間
傳
說
之
義
女
祝
英
台
的

同
鄉
，
即
浙
江
上
虞
人
是
也
。
金
女
士
生
長
於
香
港
，
就

讀
於
香
港
，
任
教
於
香
港
，
翻
譯
於
香
港
。
幾
十
年
中
，

可
謂
著
述
等
身
。
其
所
撰
《
橋
畔
譯
談
》
、
《
譯
道
行
》

，
所
譯
《
約
翰
厄
戴
克
小
說
集
》
多
為
譯
人
的
案
頭
書
，

常
常
令
人
讀
得
愛
不
釋
手
。
其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創
建
的
﹁翻
譯
工
作
坊

﹂
，
集
教
學
科
研
輔
導
於
一
體
的
做

法
，
成
了
內
地
高
校
學
習
的
楷
模
。

二○
○

八
年
，
傅
雷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暨
翻
譯
研
討
會
在
南
京
大
學
舉
行
。

在
羅
新
璋
的
引
領
下
，
筆
者
與
她
有

過
一
面
之
謀
，
不
多
的
言
語
中
，
分

明
凸
顯
出
香
港
學
人
不
比
尋
常
的
風
範
與
親
和
。

上
個
世
紀
的
九
十
年
代
，
湖
南
新
寧
人
劉
宓
慶
從
北

京
來
到
香
港
，
耕
耘
於
香
港
大
學
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在

並
不
寬
綽
的
居
室
裡
，
他
思
如
泉
湧
，
接
二
連
三
地
寫
出

了
《
當
代
翻
譯
理
論
》
、
《
翻
譯
美
學
導
論
》
、
《
翻
譯

與
語
言
哲
學
》
、
《
中
西
翻
譯
思
想
比
較
研
究
》
等
十
部

專
著
。
堪
稱
字
字
出
采
，
冊
冊
生
輝
。
其
嘗
謂
：
﹁最
重

要
的
是
努
力
提
高
理
論
素
質
，
多
讀
書
，
特
別
是
哲
學
和

歷
史
，
掌
握
充
足
的
知
識
，
具
備
翻
譯
思
想
所
需
要
的
批

判
力
。
﹂
可
以
斷
定
，
劉
先
生
的
著
述
完
全
是
他
刻
苦
讀

書
的
結
果
。
而
這
一
切
多
是
在
香
港
這
塊
寶
地
上
進
行
的
。

筆
者
的
校
友
、
湖
南
漣
源
人
譚
載
喜
從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始
，
便

先
後
任
教
於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
幾
近
二
十
載
。
他
在
此
間

深
耕
細
作
，
作
出
了
一
番
又
一
番
的
業
績
，
使
人
目
不
暇
接
。
其
中
最
了
不

起
的
一
樁
事
是
他
對
《
西
方
翻
譯
簡
史
》
的
增
訂
。
是
史
上
起
公
元
前
的
古

代
希
臘
羅
馬
，
下
至
本
世
紀
初
的
英
美
德
法
諸
國
，
不
啻
為
﹁一
幅
色
彩
斑

斕
的
西
方
翻
譯
歷
史
畫
卷
﹂
。
據
說
譚
郎
在
浸
會
大
學
的
一
處
斗
室
之
中
，

日
夜
兼
程
，
爬
梳
剔
抉
，
焚
膏
繼
晷
，
去
蕪
存
菁
，
終
於
使
是
書
在
二○

○

四
年
殺
青
。
這
本
書
如
今
毫
無
爭
議
地
成
為
了
教
育
部
推
薦
的
研
究
生
教
學

用
書
，
不
知
令
幾
多
莘
莘
學
子
從
中
受
益
矣
。

二○
○

一
年
，
筆
者
曾
有
香
港
一
遊
。
當
是
時
也
，
常
常
流
連
於
中
文

大
學
、
浸
會
大
學
、
理
工
大
學
的
紅
樓
碧
樹
之
中
，
教
室
裡
的
起
伏
讀
書
聲

，
校
園
裡
的
熱
烈
研
討
聲
，
圖
書
館
裡
的
輕
細
詢
問
聲
，
無
不
飄
散
出
一
股

股
沁
人
心
脾
的
濃
濃
書
香
。
而
今
十
餘
年
過
去
，
書
香
猶
在
乎
？

杭州酒家源於一
九二一年的 「高長興
酒菜館」，一九五一
年改為現名，是建國
後杭州首家國營大酒
家。環城北路改造時

搬離原址，接手原太子樓酒家的地盤，二
○一三年重新裝修完畢。老總劉國銘畢業
於以 「紅案」出名的杭州烹飪職業高中，
師從杭幫菜名師、前總經理胡忠英，從事
餐飲二十年，對老字號的前景很有想法。

他覺得，當初立足本地大眾消費的老
字號餐館，現在大半淪為 「旅遊附帶品」
。老字號優勢也因互聯網發達正在消失。
信息無限傳播，專家權威遭遇信任危機，
大眾更願相信微信、社交媒體的點評，因
此，老字號必須重新洗牌。先要生存，再
求發展，在各種背景下都能堅韌不拔地生
存，就要在 「老味道」和 「新生代」之間
找到平衡點。

他說，老字號首先要放低身段，不要
自以為是 「藝術家」，要當自己是 「藝人
」。是商品就要迎合市場，大眾買帳，才
能生存，否則只能在官方平台上亮相。有
時，歷史積澱太過沉重，就像家裡舊傢具
太多，反成為負擔。張小泉剪刀，王星記
扇子， 「誰都不缺老東西」。現代生活節
奏快，老字號需要學會放棄。六七十歲的
顧客可能對老味道有感情，去老字號找尋
味覺記憶。但老字號的氣場太正式、隆重
。年輕人出外吃飯可能只是為了有個好心
情，排斥一本正經、正襟危坐的就餐方式
，而追求娛樂、遊戲，崇仰個性。所以，
劉總立志把杭州酒家辦成 「最潮的百年老
店」。

在保證傳統產品口味 「地道、純正」外，他在營銷、推
廣方面加入潮流元素。杭州四季分明，配合現代養生需求，
他們推出時令食品：春筍，夏季蓮藕，秋季板栗、大蟹，融
和傳統食文化適時而食的理念和推廣新產品的需求。第二，
餐館氛圍年輕化，放下架子，更輕鬆、隨意。第三，菜式呈
現方面更親民、更潮。他們是杭州第一家上線的酒家，餐桌
上都有二維碼，菜單能即時上線。服務員在玻璃間隔的廚房
表演怎麼做招牌菜清湯魚圓，唐裝 「帥哥」端上叫化雞，當
場開封。

酒家升級還在進行中。一樓有棵金碧輝煌、熠熠生輝的
聖誕樹。等座區一邊是吧枱，另一邊有圓櫈，顧客可透過玻
璃觀看大廚操作。靠牆一排觸屏平板電腦，顧客能邊等邊玩
。二樓大堂保持杭州酒家原來的風貌。走廊牆上是定製的 「
功夫料理」彩繪漫畫，畫中人拳打腳踢，英姿颯爽。大堂區
象台中夜排檔的格局，橘紅燈光，方桌方櫈，天花板上懸掛
的裝飾性雨傘朵朵開放，牆上還有呈現廚師做菜現場的投影
。三樓一九二一湖景餐廳是包廂，裝修打懷舊牌。走廊裡有
青花瓷等裝飾，房裡深色實木傢具，落地長窗正對西湖，湖
光山色盡收眼底。客廳一角的茶几、沙發椅更營造了居家私
房菜的氣氛。

店外每天排隊熱賣的 「南方迷蹤大包」最早在南方大酒
家賣，現在是杭州酒家外賣文化的一部分，因無宗派而起名
「迷蹤」，讓人想起霍元甲的迷蹤拳，也許這是店裡 「功夫

料理」漫畫的靈感來源吧。正在籌備中的 「九加寶」（諧音
「〔杭州〕酒家堡」）是路邊快餐小吃店。九個加是最好的

意思，賣 「中國漢堡」，年初開業。總之，劉總的設想是食
材、味道不變，但盡可能好玩，吸引年輕顧客。

二○一四年十二月採訪的三家老店同屬國有杭州飲食服
務集團，當家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總的來說，他們的
共同戰略是 「高大全」，通過連鎖加盟、菜品標準化、經營
多樣化擴張老字號，希望將不同類型的消費群體一網打盡。
這固然是適應當前公款消費緊縮、大眾旅遊興旺的實際情況
，但我也有隱憂。經典美食通過機器批量生產，老字號豈不
成了升級版的麥當勞快餐店？當然，美食家看來是失去個性
、流於平庸，百姓眼中可能是零距離接觸名牌的新鮮經歷，
這要看老字號到底怎麼為自己定位了。但願經過一段探索期
，老字號餐館能各得其所，在追逐利潤和保存文化之間找到
平衡。

唐代趙璘撰寫的《因話
錄》是一部篇幅不大的筆記
小說。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二○一三年十二月出版的《
〈因話錄〉校箋》，全書不
過一百三十多頁、五萬餘字

，整理者為安徽師範大學教授黎澤潮。二○一四
年十一月中旬，因有人在互聯網上舉報《〈因話
錄〉校箋》涉嫌大規模、低水平抄襲，此書一時
間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專家鑒定認為：《〈因
話錄〉校箋》存在抄襲問題，違背學術規範。日
前，古委會決定取消 「《因話錄》校箋」的立項
資格，追回全部資助經費，對項目負責人黎澤潮
提出批評。

按理說，隨着科技的發達，抄襲水平也該有

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並非如此，低水平仍是
抄襲常態，而且，這次被曝光的竟是教授。雖然
不是連名字都抄襲，但也是別人錯了我也照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抄襲者都嘴硬。黎澤潮也很
嘴硬： 「如果有抄襲，我出門就被車撞死！」然
而，事實證明，黎澤潮確實是抄襲了，但沒有人
希望他的咒語成為現實。抄襲有罪，但罪不至死。

針對黎澤潮抄襲問題，安徽師範大學黨委宣
傳部官方微博也稱，經鑒定，黎澤潮的《〈因話
錄〉校箋》存在抄襲問題，校園學術委員會辦公
室建議給予嚴肅處理。安徽師大的 「嚴肅處理」
要比古委會的 「提出批評」升了一格，到底怎麼
「嚴肅處理」我們尚不得知，但是我們知道，根

據以往的經驗，所謂的 「嚴肅處理」不過是批評
而已，最終是不了了之。這也就是， 「抄襲不斷

、批評不斷、抄襲繼續」現實的根源吧。對抄襲
者輕描淡寫地處理，就等於是對抄襲的縱容。有
縱容，抄襲也沒事。學術界有抄襲，文學界有抄
襲，影視圈有抄襲。抄襲已經成了社會問題，而
且，抄襲者不以為然，旁觀者也麻木了。

對抄襲不能以批評結案。瓊瑤狀告于正侵權
案開了一個好頭，對抄襲剽竊行為就要上升到法
律的高度予以嚴打，而且，不妨 「痛打落水狗」
，你要想侵權抄襲，就不能讓你在圈子裡混。當
然，也應該給抄襲者改正的機會，但前提是，抄
襲者必須承認抄襲，勇於改正，並且，付出代價
。如果對抄襲者僅僅是批評，那是對抄襲者的不
負責任，同時，對他人對社會也起不到任何懲戒
和教育作用。無論是學術界、文學界還是影視圈
，不能再讓人有抄襲的僥倖心理。人們拭目以待。

一月五日清晨，當我從
香港電台廣播中驚悉我國體
育界前輩和領軍人物之一、
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何振梁
因病離世時，內心頓時湧上
一股惋惜之情。何振梁一生
勤奮、忘我地為祖國的體育

事業以及為中國走向體育大國默默工作，無私貢獻
。他的人生像一支燦爛的火炬，釋放光明，激勵人
們，啟迪後者。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當北京成功奪取了二
○○八年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主辦權時，舉國歡
騰。當月底我有機會參加了由《香港商報》和鳳凰
衛視聯合舉辦的《二十世紀封面人物》大型論壇活
動。當晚我見到身旁的國際奧委會委員霍震霆，便
將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商報論壇》上發表的署
名 「功名塵」的本人兩篇文稿註，送給霍震霆；過
了一陣子，他對我說： 「等下我要去機場接何振梁
，我一定轉交給他。」我說請代我向他致意。這件
事一晃已經十五年。

二○○一年北京申奧成功後，何振梁逐漸退出
公眾的視野。他曾說過： 「有人對我說，北京成功
了，該為你記功。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功利可言，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能看到申辦奧運成功，
我已很滿足了。」

「這輩子我就沒有遺憾了！」
人稱何振梁為 「申奧功臣」、 「體育外交家」

，但對我國申奧的全過程以及何振梁如何不停地奔
波和輾轉各地工作，並不太清楚。中國申奧活動始
於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當時，中國奧委會和
北京市決定向國際奧委會提出，在北京申辦二○○
○年第二十七屆夏季奧運會，並於一九九三年一月
二日正式遞交了首份《申辦報告》書。一九九三年
九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在蒙地卡羅召開了第一
百○一次全體會議。在競選主辦城市的過程中，北
京在前三輪以多數票領先，但在第四輪亦即最後一
輪投票時，僅以兩票之差落敗。這在當時確實是一
件令全國上下惋惜的憾事。

為了進行更加充分的準備工作，也為了汲取工
作中的某些經驗教訓，以便積累和創造更大的優勢
，北京並未申辦二○○四年第二十八屆夏季奧運
會。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再次正式宣

布將申辦二○○八年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此後
的兩年又八個月時間，北京奧申委打了三個漂亮的
關鍵戰役。概括而言，其一，召集了包括體育界和
各方人士二百多人，在不到半年時間內撰寫了一份
有十八個主題共五百九十二頁、重達五點六公斤的
高質量，高水準的《申辦報告》書，讓百分之六十
以上擁有投票權而又未曾到過北京的國際奧委會委
員對北京奧申委提出的 「新北京、新奧運」有一個
全面深刻，而又清晰的了解，並成為他們選擇申辦
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其二，二○○○年九
月八日，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親自致信國際奧委
會主席薩馬蘭奇，再次表示中國政府完全支持北京
申辦奧運會。其後，北京市認真又熱誠地接待了國
際奧委會屬下的二十八個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領導
人，及其後的國際奧委會評估團的考察和視察工作
等。其三，北京奧申委打的第三個，也是最關鍵、
最漂亮的戰役，就是在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下午
，離正式表決前只剩下三小時，而北京申奧團屆時
只有三刻鐘的陳述發言時間。李嵐清副總理、劉琪

、袁偉民、樓大鵬、王偉、鄧亞萍、楊瀾和何振梁
等八位，將先後作陳述發言。當輪到何振梁發言時
，他嫻熟的英語、滿腔至誠地作了聲情並茂的陳述
，全場人士聽得如痴如醉。

最後，當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莊嚴宣布，
北京取得二○○八年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主辦城
市時，整個會場頓時歡騰。這時曾戲稱自己是 「北
京奧申委中最年長的志願者」的國際奧委會執委、
北京奧申委顧問的何振梁，眼含熱淚與排隊上前祝
賀的奧委會委員們逐個親切握手、擁抱，輕拍對方
後背，並激動地說了 「北京拿到了奧運會舉辦權，
我這輩子就沒有遺憾了！」

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德弗朗茨在投票結束後不無
感觸地說： 「很多委員都被何先生的真誠所感動
！」

何振梁和他的同事們 「十年磨一劍」，而他在
最關鍵時刻的臨門一腳立功，將載入中國體育運動
發展史冊中，長久地激勵中華體育健兒們為祖國增
光的理想和意志，締造更輝煌成就。

廉潔 自律 「不可收買的人」
何振梁是北京奧申會二十多萬字《申辦報告》

書，英法文審定者之一。從二○○一年二月以後，
他不停地奔波和輾轉在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一
百五十多天時間裡有六十九天在飛機上，如織穿梭
般在不同時間區上空盤旋和運轉。他沒有時間打網
球、看書。在申奧前夕，連自己看病時間都擠不出
來。他懷着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工作，為國人樹
立了一面努力工作的鏡子。

何振梁又是一位以身作則、廉潔、自律的榜樣
。他自覺地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又珍惜自己的聲
譽。從一九八一年起，他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至北
京申奧成功的整整二十年間，其中相隔四年，他兩
次均以全票當選國際奧委會執委和副主席。然而他
不貪，既廉潔又自律，在委員們中被認為是 「不可
收買的人」。一次希臘籍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尼古拉
烏曾告訴記者，何振梁先生訪問希臘，對方要為他
報銷幾千美元的飛機票。何先生說他是順路來的，
機票已由國際奧委會支付了，把錢退給了對方。

何振梁珍惜自己的名譽、聲譽，但並不注重、
不計較榮譽、功利之類東西。因為名譽、聲譽關乎
自己的道德、情操，而榮譽、功利，或在乎別人授
予或封賞，屬褒揚、獎勵的性質。自己做什麼和怎
麼做，這是最緊要和關鍵的；別人怎麼看、怎樣評
價，當然亦屬考慮、參考因素之一，但相對前者應
屬次要地位。這就是何振梁對名譽或榮譽的平淡心
境。

蕭伯納說： 「人生並非短暫的蠟燭，而是燦爛
的 火 炬 ！」（Lifes no brief candle-It's a splendid
torch!）何振梁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範例。

註：兩文分別為《北京申奧成功來之不易》和
《讚何振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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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梁的火炬人生
高兆棟

抄
襲
者

遐

邇

抽離現實環境的定格
幾 又

一九八六年夏天，諾貝爾文學獎
獲得者莫言出差到新疆，要打道回府
了，卻因故被困在蘭州。當時莫言一
行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不
知如何是好，莫言就支招： 「給賈平
凹拍封電報，就說我們要在西安落一
下腳。」莫言的話一落口馬上得到人

們的響應，於是那封電報上的落款是 「陝西作家協會賈平凹
收」。

儘管那時賈平凹還不認識莫言，莫言也沒有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可是兩人已在文壇上享有盛譽了，不少人一提起他
們兩人沒有不知道的。賈平凹久仰莫言的大名，莫言對賈平
凹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危急時刻，莫言之所以想到賈平凹完
全是因為他對賈平凹的敬重，或者說是對賈平凹的一往情深
。所以賈平凹一接到莫言的電報就趕緊丟下公務和寫作來到
西安火車站。賈平凹在他的《說話》一文裡有這樣一段話：
「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給我發了電報，讓我去

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
了 『莫言』 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 賈平凹說他在西安
火車站等了一個上午，直到快下午了還在等，結果還是沒有
等到，只好大失所望離開了西安火車站。

為什麼說好了 「要在西安落一下腳」，賈平凹卻在西安
火車站沒有接到莫言呢？莫言在他的《我眼裡的賈平凹》的
文章裡說他們一行人下了火車， 「到廣場一看已經沒有一個
人了」，就在西安火車站廣場上轉了一圈，喊賈平凹的名字
，仍是見不到賈平凹的身影。於是有人就對莫言說： 「你別
在這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
家憑什麼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就跑這麼遠來接你呢？」莫言
見不到賈平凹萬般無奈，覺得人們說得對，就離開了西安火
車站廣場。多年以後，莫言在他的《我眼裡的賈平凹》一文
裡說： 「他騎自行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應是賈
平凹說的紙牌）上寫了兩個字 『莫言』，到處問，卻沒有人
回答他。」

由此可知，那次莫言確實在西安火車站下了車，賈平凹
也確實到西安火車站接莫言他們，可是彼此之間為什麼錯過
了相逢的機會呢？莫言在他的《我眼裡的賈平凹》一文裡說
： 「（那次）火車晚了四個多小時。」原來是火車晚點才讓
他們在西安彼此無緣相見，不能不說是個遺憾。生活中，並
非所有的錯過都會留下遺憾，有時錯過說不定還能錯出一段
美麗。於是莫言在《我眼裡的賈平凹》一文裡感嘆： 「這真
是一段佳話。」賈平凹呢？也猛然醒悟到他的紙牌上寫着 「
莫言」二字 「真好」。因為當時賈平凹在西安火車站等候莫
言一行人時不說一句話，而車站上很多人瞧着賈平凹舉着寫
有 「莫言」二字的紙牌也都不言語，彼此之間大有 「盡在不
言中」之妙。

美麗錯過 華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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